【亲情无限】

远方,有我的父亲

（中药黄李梧推荐，2013年10月7日）

推荐理由：我们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孩子，不经常回家。然而大家来到了学校后，谁又能够经常与父母沟通。即使有所沟通，大部分也是金钱问题，缺少平时的闲聊，一种温暖心灵的谈话。由于在外面的无助，或许有些人还会埋怨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减少，但是很少人会理解父母的苦。在农村，父母在家里吃的，穿的比我们还要差，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。在此，推荐这篇文章，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换位思考，理解自己的父母，时常打电话回家，关心自己的父母。同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做任何事情，都希望大家能够记住：“远方，有自己的父亲”。

每当在街头看着蜷缩在路口,眼里写满期待、衣冠不整的民工,酸楚便会涌上我的心头。因为,在他们当中有我的父亲…… 
父亲长年在外打工,他一年胜似一年的消瘦和苍老到底是为什么?他脊梁上、手臂上的伤疤是哪来的?还有,他真的像信上写的那样“很好”吗?我没有思考过。我热衷于怎样说服母亲让我多看会儿电视、玩会儿电脑。为了隐藏自己的考试成绩,我欺骗母亲,甚至买来假奖状寄给父亲,让他相信他的女儿依旧像以前一样优秀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,直到我初中三年级那年的冬天…… 
和往常一样,我作业做了一半就坐到电视机前。母亲看了我一眼,欲言又止。正当我庆幸又躲过了一次母亲的数落时,眼睛却被电视上的一幕深深地刺痛了。那一排排水泥板搭建的简易民房,四面透风的小屋里挤满了端着水煮白菜、狼吞虎咽的民工,看得我有些心酸。 

　　母亲注视着我的眼睛问:“很可怜,对吗?” 

　　“他们真的很不容易。”我应声说。 

　　“那里有你的父亲!”母亲一字一顿地说。 

　　蓦然,我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母亲不知何时已经走了出去,偌大的屋子只剩下我一个人,霎时空落得人心里难受。想起父亲,想起在被我可怜的那群人里,居然有我的父亲。懊悔、愧疚、悲哀一起涌上头。 

　　我曾为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而慷慨洒泪,也不止一次对流浪在外、无家可归的孩童表示同情,独对我父亲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爱我的人,冷酷得近乎残忍。他的关爱和付出,被我视作理所应当,我肆无忌惮地向他索取了十几年。从可口的零食到漂亮的衣服;从小时候的零花钱到中学时的几千元学习费用以及所谓的自由空间。我的胃口越来越大,大到父亲力不从心,大到他背井离乡,到不属于他的地方挥洒汗水。这些都是为了女儿的未来。 

父亲也许从来不曾想过,“懂事”的女儿,竟会一面不屑着他的同伴们,一面心安理得地“骗取”着他的爱。他从不有过怨言,只因为他是爸爸,我是女儿。 
“那里有你的父亲!”就是这句话,让我在两天后的志愿书上填上了重点中学的名字——市一中。四面八方怀疑的目光让我清醒地认识到:3个月的时间补齐荒废两年的功课几乎是个梦想。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,3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天睡眠超过5个小时;正是因为这个梦想,我手臂上为了防止犯困而用圆规扎的小孔,不下一百个。 

　　终于,中考过去了,父亲也工期结束回到家。见到我,他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我的成绩,而是心疼地问:“丫头,怎么瘦成这样?”触摸着手臂上还隐隐作痛的千疮百孔,我告诉父亲:离重点线还差21分。父亲故作轻松地说,考不上也没关系,反正他已经挣够了高价费。望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庞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转过身,泪如雨下。 

　　开学的日子到了。我收拾好书本,又一次走进了初三,因为我要让父亲有一天能拿着女儿的大红喜报,而不是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血汗钱。 

　　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,我再次参加中考。当得知我以超出重点线28分的成绩被一中录取时,又黑又瘦的父亲笑了,而我哭了。

　　今年,我17岁了,读高中二年级,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。不久前,父亲从广东打来了电话,他让母亲转告我,今年过年一定回家,让我安心。父亲这样辛苦,还时时牵挂着我。泪水朦胧中,我仿佛看到在归家的民工队伍里有我的父亲! 
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语文备课大师；原注：刘涓涓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2009年10月上半月刊。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0月14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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